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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劳动要成为风尚
文 阿康

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中有一段话引起
笔者沉思：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
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
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
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 笔者试着找一找问
题的“症结”所在。

笔者跨入小学门是 1959 年，清楚地记得
二年级后就开设劳动课，印象最深的是劳动
课上“拆纱头”。 就是将针织厂里拉来的下脚
料，拆成一团一团的棉纱球，俗称“回丝”。 这
些拆解开的“回丝”派啥用场呢？ 可以用作搽
机床、搽机器的耗材。 怎么拆呢？ 老师教我
们，找一个汽水瓶盖子，利用盖子口的尖锐在
边角料的沿口拉出破绽，随后扯住线头一股
劲地拉就行了，瞬间，一团团“回丝”完成。

到了中学时代，每周一节劳动课安排在
周四的上午。 学校对门是一家印染机械厂铸
造车间，各种铸件翻砂成型后放在露天日晒
雨淋，我们的劳动内容就是清除铸件上的残

留砂砾和锈迹， 清理后的铸件才能送金工车
间加工。不去工厂便在学校附近的苗圃劳动。
初三以上的高年级学生夏秋二季， 还安排到
上海郊区参加支援“三夏”和“秋收”的劳动。

什么时候， 学校不再重视 “劳动课”了
呢？ 得先说“重视过了头”那一段历史。 “文
革”后期，由于教育秩序尚未恢复，中学生知
识教育课时一减再减，就安排大量的劳动课
时，谓之“学工学农”。 笔者两个小弟此时正
在读中学，他们到过纺织厂、钢铁厂，当然都
是做辅助工的活计， 还到过澡堂子当服务
生。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全社会重视教
育，正是对“知识越多越反动”谬论之矫枉过
正。 在“文革”中遭批判的北宋文人汪洙“万
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诗句，此刻受到从
未有过的推崇。 从那时起，劳动课成了可有
可无的“鸡肋”。 为了应付升学率，别说劳动
课，“音体美”都可以为“语数外”让路。 出现
了“由左向右”的大反转。

恢复高考这一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毋庸

置疑。之后的教育事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
中广受诟病的是职业教育落伍， 劳动技能人
才跟不上现代化建设之所需。以致于出现“硕

士博士满街走，就是难觅八级工”的社会尴尬
相。学生动手能力的普遍低下，还表现在生活
自理上。 曾几何时，一个大学新生报到后，面
对自己的行李束手无策，最后急哭了。 问及，
因为不会挂蚊帐。 这类“读书高智商，动手成
弱智”社会现象很普遍。

近年来，这一现象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国
家重视职业教育， 特别是中国组队参加世界
技能大赛后， 年轻一代技术从业者摘金夺银
的业绩，起到了示范效应。 但是，全社会崇尚
劳动光荣的风气尚未完全形成。现在，党和国
家发文件要求各级政府 “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 说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意
见”开宗明义的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 直接决定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 劳动
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衷希冀往后的劳
动教育不再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后辈在
“德、智、体、美、劳”五方面都能受到科学合规
的教育。“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之观念一旦成为风尚，距离
世界强国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岁月悠悠】

文 王平华

洗澡，上海话洗澡叫“汏浴”。我是生在城
市，长在农村，对城乡居民汏浴的变化了如指
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区居民家里很少有
卫生间和盥洗设施的，农村亦是。夏天汏浴还可
以应付，冬天汏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夏
天，城市的弄堂里，小孩子在家门口汏浴成了一
道风景。小孩坐在浴盆里，家长帮着搽洗。调皮
的小孩坐在浴盆里戏水，把水泼到过路人身上。
稍大些的孩子则穿着三角裤在家门口，弄一桶
水，边洗边冲。女孩子就只能和大人一样躲在房
间里汏浴。脚盆里汏浴，绝无畅快之感。相比之
下，农村夏天汰浴畅快。村前宅后河浜、池塘是
人们汏浴的天然大浴池,乡下叫“汏冷水浴”。
女孩子戴着肚兜，穿着裤衩站在河边浅水处泡
凉。会游泳的男孩子在水中游乐，有时搞点恶作
剧，戏弄一些不会游水的女孩。刚熟悉水性的孩
子，只会狗刨式的游水，发出“扑通、扑通”的声
响，溅起一柱柱白色的水花，河浜里十分热闹。
秋后天凉，不可能再下河汏冷水浴了。田里

做活不可能不出汗，下了工，烧点热水兑点凉
水，坐在脚盆里汏浴。一到冬天，外面天寒地冻，
居家汏浴无法完成。每晚睏觉前，一家人烧一脸
盆热水，汏汏面孔，再把脸盆里热水倒入脚盆
里，一家人两、三双脚放在同一只脚盆里浸泡取
暖。等汏好脚，脚盆外地上一大滩水。那时家里
都是泥土地，泼上点水还能降尘。平时换内衣，
家长是让孩子坐在被窝里，趁着换衣，用热毛巾
帮孩子搽一下身子。只有到春节前几天，家长才
肯出一角钱让孩子们到浑堂里去汏浴。那个年
代，春节前大人带孩子去浑堂汏浴是一桩大事
情。到了浑堂买好牌子还得排队，到了里面，服
务员收牌子。春节前生意特别兴旺，有时要排上
一两个小时的队，等汏好要耗时半天。
浴客们在容纳几十人的大池内汏浴，有点

腻心。大池子水面飘着一层人们身上搓下来的
污垢，浑堂里师傅会隔一会儿用盆撇去上面的
污垢。唯一可以安心的是，大池过后还有一排淋
蓬头可以冲淋。冲淋后走到休息间时，浑堂师傅
会帮你后背搽干，再递给你两条滚烫的毛巾，让
你搽脸搽身。走出浑堂时，感觉身上像蜕了一层
壳，那叫一个“惬意”。
七十年代我已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冬天干

活出了汗，去浑堂汏浴要走十几里路。一个小伙
伴提出，去买包“飞马牌”香烟，贿赂养猪场里
的饲养员老伯，让他给我们烧点热水，避开队里
群众耳目，我们几个小伙伴躲在烧猪食的大铁
锅里汏浴，用这样的方式汏浴，一个冬天也只能
有两、三次。八十年代后，有人发明了浴罩，用塑
料膜制成一个象圆顶蚊帐形状罩子，吊在浴盆
上面的梁上，浴盆里热水散发的暖气笼罩在这
塑料浴罩里可以保温，中间还得向浴罩里脚盆
续热水，总算解决了寒冬腊月居家汏浴的问题。
现在汏浴已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必须，

随时都能解决。浑堂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大浴场”，浴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浑堂
了，它的功能有些暧昧，本文不便展开。单说家
庭汏浴设施，有装淋浴房，也有安装了大浴缸，
居住条件宽畅的家庭，还在卫生间里安装了桑
拿设施。下班回家，浴缸龙头打开，放上热水，打
开音响设施，播放一段轻音乐，倒上一杯红酒，
人泡在浴缸里，听着音乐，咪咪红酒，神仙过的
日子啊！即使严寒的冬天，家里装了空调或地暖
设施，卫生间浴室上方装了浴霸，睡前汏个热水
浴，再钻进暖哄哄的被窝里睡个好觉。
常言道：一滴水可见太阳的光辉。汏浴，这

件生活小事，折射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进
步带给百姓的福祉。

06
天山··

五色土

【百姓讲堂】

闲话当年老虎灶
文 连俊

岳母家动迁以前一直住在南市城隍庙边

上的老城厢里，贴隔壁是一爿老虎灶。 老虎
灶是上海弄堂里专门向居民售卖开水的地

方，每隔几条弄堂就有一爿老虎灶，是上海市
井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茶水炉是专门用来
烧茶水的炉灶，它的燃料大多是砻糠、柴爿，
或者煤炭。 它的烟囱在屋顶上，炉膛却在店
内，形状宛如一个卧着的老虎，故俗称“老虎
灶”。

老虎灶清晨就开始向居民供应开水，一
直忙到深夜，给当时早出晚归，家里不生炉子
的家庭带来很多方便。 居民们一般都事先到
老虎灶去买好筹子，筹子是竹片做的，拿着筹
子去泡开水方便，省得掏口袋找零钱。 当时，

我只知道老虎灶是泡开水的， 在岳母家住了
一个星期后，才知道老虎灶不仅仅是泡开水，
还有许多其他功能。岳母家住底楼，二楼也是
老虎灶业主的。 凌晨四点不到，天刚蒙蒙亮，
我就被楼上一阵拉凳子、 拖台子的噪声吵醒
了。我诧异妻子一家人仍旧睡得那么熟。我叫
醒妻子，问她楼上是怎么一回事，老清老早就
轰轰作响搬家什，楼下的人怎么过？妻子睡眼
惺忪地跟我说，二楼是老虎灶开的“说书场”
五点一过,茶客就要来喝茶,听书。 “这么吵，
你们一家人怎么睡得熟？ ”“习惯了。 ”

由此，我想到上中学时一个同学家，他家
住在沿铁道的三泾庙棚户区， 住房离铁路也
就是三米距离，火车等于擦着民居开过。火车
开过这一段路程，两边的房屋都在晃动，但他
们在这种屋子里照样生活了几十年几代人。

七点一过，来的茶客多了，老虎灶的业主
就在门口“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茶客都
是街坊四邻，每天早晨来会会老朋友。茶客来
了以后，泡壶茶，买点小点心，边喝、边吃、边
聊天。习惯了，天天要来。旁边有人生煤球炉，
烟雾腾腾；有人刷马桶，臭气阵阵，他们都不
在乎。 每天早晨来喝茶， 他们称作为 “皮包
水，”“皮包水”就是茶水喝到肚子里，皮包着
水；到了傍晚洗澡他们叫作“水包皮”。水包皮
就是洗澡，他们叫浴。 到了傍晚，老虎灶的
业主在店堂后面拉个布帘， 里面有几个腰子
型的木盆，旁边有个凳子，浴客来洗澡，伙计
负责给浴客拎水。那个年头家庭没有淋浴器，
到浴室去洗，路远价贵，有时还要排队，所以
茶客一般都不高兴去。 到老虎灶洗， 熟门熟
路，价钱又便宜，所以常客不少。

【旧时物语】

提味“百搭”之香菜
【味蕾世界】

文 陈日旭

香菜， 是人们餐桌上熟悉的提味蔬菜。
它叶片羽状，小而嫩；茎纤细、味郁香。 去菜
市场或超市购买时， 外形极易与水芹混肴。
其实，它的学名叫芫荽。 恐怕好多人见到这
两字会愣一下， 毕竟平时不大读到这两字。
芫荽还有别名，胡荽、香菜、香荽。 其中以香
菜最为通俗顺口，人们遂以香菜呼之。

香菜在上海地区多用于凉拌菜，亦可是
汤饮中的佐料， 几乎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
如上海人夏天喜欢吃的凉拌豆腐，加入皮蛋、
榨菜后；皮蛋瘦肉粥上桌前，均不忘放上一把
碧绿生青的香菜细末；大冬天的羊肉火锅，还
有红烧花鲢鱼头等，亦可撒上一点，既富色
香，又可提味。

必须一提的是，此菜冠名“香”，却有“臭”
的烦恼。 原来香菜这玩意，有人喜爱有人恨，
爱吃的人喜爱有加，甘之如饴，不爱吃的人厌
恶至极，嗤之以鼻，说什么，吃香菜嚼出臭虫
味，甚至恶心呕吐，恶形恶状到极点，真是爱
恨两重天。 而爱香菜之人，又会将厌恶香菜
的人视作一种矫情，于是弄得香菜的名声莫

衷一是。扪心自问，自己小时候也曾有过上述
经历体会。记得刚上小学那年，弄堂里有人家
结婚办喜事，父母亲带我去吃喜酒，那银盆里
盛着的白斩鸡上面铺着一层香菜， 只见大人
们举筷夹起，用手指帮忙绕成麻花状，然后就
着酱麻油，大口咀嚼起来，脸上露出一副怡然
自得的享受神情。见此情景，我也试着吃一根
粘在鸡块上的香菜，入口一嚼，起初感觉是凉
飕飕的，但几乎是同时，一股怪味随之直冲脑
门，赶紧一吐了之……

然而，随着年岁增长，时过而境迁，人的
饮食习惯是会改变的。我也说不清，不知从何
时起， 我家的餐桌上， 竟少不了香菜的身影
了。偕夫人去菜场买菜，熟悉的摊主总不忘在
秤完菜后，往塑料袋里塞上一撮香菜。有时需
求量大，索性多买些回家，以备后用。于是，香
菜拌豆腐、拌豆腐干丝、拌黑木耳，香菜拌猪
肉馅包馄饨、香菜肉糜百页包、香菜火腿蛋炒
饭、香菜摊饼、香菜豆腐羹、香菜鸡蛋汤等，香
菜俨然成了提味“百搭”。 如是寒冬时节吃火
锅，那火锅的热气氤氲之间，当然少不得绿油
油的香菜碎末， 点缀在火锅面上的香菜似正
眨巴着眼睛，骄傲地告诉主人：嘿嘿，没有我

的加入，就不是地道的火锅！
那么，香菜为何会有一种莫名的怪味呢？

它的老祖宗又在何处呢？我做了一点考证。香
菜原本不产中国， 它是当年西汉张骞出使西
域带回的，有点异味情理之中。 据载，张骞带
回的不仅是香菜，还有黄瓜、苜蓿、核桃、葡
萄、石榴、胡萝卜等。 想起来了，笔者年少时，
不喜食胡萝卜，也因惧怕它有一种“胡”味，后
家父再三诱导胡萝卜含有丰富维他命， 才渐
渐食之。 而香菜又名“胡荽”，不同理可证吗？

香菜，食药两用，最早见于唐代《食疗本
草》，之后《医林纂要》曰：“芫荽，补肝、泻肺、
升散、无所不达，发表如葱，但专行气分。 ”此
后宋代《嘉佑本草》、明代《本草纲目》等医学
著作均以香菜具有健胃消食、祛风解毒、促进
周身血液循环而推崇。通过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医认为，香菜性温、味辛、入肺、脾两经，还
有和中、发散透疹等功能。

诚然，时至今日香菜已是家庭和宴席上不
可或缺的菜蔬， 爱吃香菜的人还是居压倒多
数，它成了众多吃货的福祉。 毕竟香菜秀色可
餐，又调味祛腥营养好。 呜呼！ 不是张骞西域
行，安得香菜来？ 而不食香菜，又遑论懂美食？

2020.5.13 佐责任编辑 / 张蕾 陆骏健 执行美编 / 胡 敏

钢笔画《杜鹃花》 作者：陆锡民


